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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天单人徒步1500公里穿越南极
中国小伙去时增肥10公斤离开时瘦了20公斤

一名中国探险家独自拖着185公斤物资，顶着严寒和暴风雪在南极徒步58天，
最终穿越南极，行程1500公里，这是多么令人自豪的壮举！这名中国探险家名叫温
旭，是一名科研工作者。

独自穿越南极期间，他经历了怎样的挑战？又是怎么克服的？一部名叫《光语
者：独步南极》的纪录片真实地展现了他独自穿越南极的故事，这部纪录片的部分内
容是温旭自己在徒步南极的过程中拍摄的。

近日，在中国南极科考四十周年之际，这部电影即将与观众见面。记者联系到
温旭，听他讲述了这段惊心动魄的历程。

坠入冰面湖遇险
催生徒步南极计划

今年是中国南极科考四十周年，纪
录片《光语者：独步南极》近日开始举行
路演，即将进入院线与观众见面。这部
电影记录了中国青年探险家温旭深入
南极腹地徒步58天，探寻自然之极和
心灵之极的非凡经历，也是《光语者》系
列纪录电影的第二部作品。

2020年12月21日，首部记录中国
科学家刘杨在北极坚守4个多月的纪
录电影《光语者》公开上映，曾让观众看
到真正的“追光者”。制片人卢武当时
向记者表示，《光语者》拍过北极之后，
下一个目标就是南极。他的拍摄计划
和温旭的探险计划不谋而合。

1987年5月，温旭出生于天津。15
岁那年，他看了电影《垂直极限》，从此
对登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第二年寒
假，他就瞒着父母报名了中国登山协会
举办的培训班，并在北京的黄草梁有了
第一次攀冰体验，从此解锁了户外运
动。同年，他攀登了海拔5000米的玉
珠峰，虽然因手套问题在距离顶峰50
米的时候下撤，但是两个月后就成功登
上海拔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

高中毕业后，温旭进入中国地质大
学（北京），本科毕业后成为中国地质大
学（北京）与中国科学院青藏所联合培
养的冰川学硕士，从相对单纯的登山转
到科学考察。时至今日，他已攀登了包
括珠峰在内的近30座雪山，仅慕士塔
格峰就到达12次，并且穿越过格陵兰
岛冰川。

单人无助力穿越南极计划源于一
次遇险。

2017年5月，温旭参加了位于长江
源头附近的龙匣宰陇巴的一次冰川科
考活动，在接近冰川顶端的位置掉进一
个冰面湖。“它是冰川融水形成的，掉进
去很危险，所幸自救成功。对于冰面湖
的出现，科学家都很震惊，之后我们用
无人机在那里飞了一下，发现除了那个
冰面湖，其他大大小小的冰面湖还有很
多。它们对冰川表面有侵蚀和切割作
用，一些融水会从这个冰川湖穴流到冰
川底部，使冰川的移动速度变得更快。
格陵兰就是这样，那里的冰川移动速度

前一年可能移动不到100米，现在以每
年上千米的速度在移动，最后落到海
里。”

这件事对温旭影响非常大，这些年
来他亲眼见证了冰川发生的明显变
化。“我登了12次慕士塔格峰，每一次
都能看到冰川出现变化，最直观的就是
攀登方式。2004年第一次去的时候，
如果不穿踏雪板，一脚踩下去雪就到大
腿根了，还没踩到底。现在再去攀登，
就得穿冰爪了，因为会有好多冰。另
外，这座山的冰塔林，也就是冰川末端，
退缩非常明显。很多冰川都是这样。”

从那时起，温旭就决定要做一些应
对气候变化的工作。

拖着185公斤装备
遭遇极寒和12级大风

2019年11月13日，温旭从南极海
岸的伯克纳岛最北端出发，开始单人无
助力无补给横穿南极，这样的挑战目前
在国内是唯一的，在国际上也是一个新
的纪录。

温旭虽然探险经验非常丰富，但此
前还没有一次徒步近两个月。“因为是
一个人，又在自然环境很极端的地方，
要体验极致的孤独，去之前要把地形和
天气了解清楚，出发的时候要带着所有
的装备包括食物。带多了太重，又会消
耗体能；带少了后面不够吃。在准备的
时候做了很多权衡，大概每天消耗
8000大卡热量，但是带的食物只能每
天补充6000大卡，差的这两千大卡就
要像动物冬眠一样事先储存，准备阶段
差不多增肥了10多公斤。”

因为这次是单人无助力穿越，而且
南极腹地环境极其恶劣，前方拍摄工作
主要依靠温旭自己来完成，受到物资重
量限制，无法带更为专业的装备，只能
用运动相机和无人机来拍摄，依靠太阳
能充电板来充电。

他带的物资重量也是一个新纪录，
总共有185公斤。“出发的时候，极地服
务的公司就反复强调太重了，对他们来
说都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虽然
是用雪橇拉，但并不容易，“只要雪稍微

深一点，或者前面有一个小冰坎，就会
拉不动，每走一步都很艰难”。

最后到他离开南极的时候瘦了20
多公斤，“1500公里58天走完，每一天
几乎都到达自己体能的极限，消耗非常
大，食物补给非常重要，吃东西掉到地
上一点碎渣渣都会捡起来”。

出发后的第二天温旭就遇到了极
端天气，给他带来非常大的心理压力。

“最后接近极点的时候有几天好天气，
中间全都是坏天气。最冷零下40摄氏
度，还有12级大风，暴风雪很多，两个
月里好天气也就十几天。”

虽然当时是极昼，太阳挂在天上不
落，但因为一直有暴风雪，见不到太阳，
长期处在这样的环境下，心理压力很
大，而且在极端天气条件下，经常容易
犯错误。“比如第二天，暴风雪突然就吹
走了一些装备，包括手套、羽绒服。有
些小失误会带来非常严重的问题，可能
危及生命。比如说失温、冻伤，只要几
分钟没有防护好，都可能会发生风险，
好在用备用睡袋改制了一件羽绒服，想
办法解决了。”

他用GPS导航，之前对路线做了详
细分析，但因为在南极不容易充电，一
直用GPS也不行，所以日常用指南针导
航，“由于地磁南极和地理南极不在一
个点上，几乎每天都要重新计算磁偏
角，包括我走的方向，才能用指南针指
向正确位置。”

每天画心情日记
从视觉到嗅觉全方位孤独

一个人在南极，经常体会到极致的
孤独。他每天画一些心情日记，做心理
量表。“我们之前是想了解一个人面对
极限环境，心理上会有什么变化，这也
是一个科研项目。画心情日记是排解
孤独和压力的很好方式。另外，出发前
在心理方面也做了一些辅导，真正面对
困难和压力的时候，通过一些正向引导
进行克服。把困难和压力转化成对家
人的思念，支撑自己去完成目标。”

他还带有其他科研项目，如采集身
体样本回去研究菌群的变化，采集表层

雪样和雪坑样，用手持风速风向仪测量
实际的气象数据等。

他的体能几乎每天都达到极限，每
天都感觉特别饿，会计算食物到底够不
够吃，“晚上脱下滑雪板几乎站不住，跪
着爬着把帐篷扎起来，然后钻进去休
息，还在帐篷里写过手中有粮心中不
慌。那时候真觉得没吃没喝太可怕
了。每天时间特别紧，必须要在窗口期
内完成探险，我曾经把26个小时定义
为自己的一天，这样就可以在同等休息
的情况下多走2个小时。”

他的妻子虎姣佼也是一名经验丰
富的探险家，她这次担任了温旭的探险
经理，温旭说：“我每天用卫星电话和家
里联系5分钟，不敢打太长时间，跟她
联系的时候，既要说当时的探险情况，
包括天气、身体等状态，也稍微说一些
体己话。”

2020年1月10日，温旭终于抵达
南极点，“到南极点的时候，首先的感觉
是终于见到人了，这一点太重要了。因
为之前从视觉到嗅觉是全方位的孤独，
除了冰天雪地白茫茫一片，其他什么也
看不到，这种孤独是非常强烈的”。

根据原来的计划，温旭到达南极点
之后，要继续走到对面的大陆架，后边
还有600公里的距离。他用风筝滑雪
的方式继续往前走了大约100公里，但
由于天气极差，持续狂风把表面的积雪
吹得起伏很大，没有飞机起降的条件，
到对面的大陆架后难以撤离，被迫提前
结束，回到南极点乘坐飞机离开。

在南极点同担任后援和保障的探
险公司会合后，温旭离开南极。一个人
在“白色沙漠”中度过两个月后，温旭特
别向往人多的地方和绿色。

闻到空气中青草的芬芳，温旭说：
“感觉特别幸福，看到绿色的树也特别
高兴。最大的感受是要去爱，不仅是爱
人和事，也包括爱地球、爱自然。”

谈及未来的计划，温旭说，自己除
了探险之外，还有科学计划要实施，也
希望能继续呼吁更多的人关注气候变
化。

综合《扬子晚报》《北京青年报》报道

温旭在南极搭的
帐篷和拖的物资。 温旭在南极点。

温旭的穿越线路。


